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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祖国”征文选登

人间

我是个爱吃豆腐的人。
周一早晨，我外出经过新街口
菜市场，想顺便进去买点豆
腐。见一豆腐摊前人特别多，
卖豆腐的是个阿婆，头发花
白。

我说要2元钱的，她麻利
地切下一块给我。我掂量觉
得不足，问：“不称么？”阿婆
说：“不用。”我说：“也许多了
呢。”阿婆很自信：“不会的，我
闭着眼也能切准。”我只好实
话实说：“平常我买一块五，就
有这么大。”阿婆笑道：“我这
个豆腐金贵，别人的比不来。”

我心想，一锤子买卖，犯
不着和她置气。于是，我拎着
这金贵豆腐，去买其他蔬菜，
结果一圈转下来，发现豆腐

“泪流”不已。我想，这不明摆
着骗人么？找她理论，阿婆却
说我不懂豆腐好赖。回家做
了麻婆豆腐，吃起来确实别有

一番滋味。
不久，公司派我去安徽寿

县拓展业务，我欣然接受，因
为我听说，寿县是我国的豆腐
之乡，豆腐宴以独特的风味和
丰富的营养驰名中外。夜幕
降临时，我坐在一爿豆腐店
里，品尝着各式豆腐菜肴。那
豆腐一律嫩嫩的，细滑可口。
我觉得这味道似曾相识。

我问店伙计，能让我看看
豆腐吗？店伙计将我带到里
间，一个硕大的盆里盛着大大
小小数十块豆腐，盆底积了白
亮亮的水。我很纳闷：“为什
么还要加水呢？”伙计笑笑：

“豆腐自带的，好品相的都这
样，吃起来才会细滑绵软，清
香可口。”我忽然想到了什么。

再见豆腐阿婆，是在半年
后。那晚，我坐在新街口的一
家小酒店，就着小葱拌豆腐、
家常豆腐，喝着闲酒。门帘晃

动间，我瞥见阿婆正弯下腰，
从身上掏出什么东西，轻轻放
在一个乞丐的碗里。我望得
出神。酒店老板见了，对我
说：“那个阿婆好人哪，见到乞
讨的，不问真假，就会给钱。”

我一愣。老板说：“那个
乞丐一看就好吃懒做，有点残
疾，也能找点事做。可他偏
不，阿婆每次见到都会给他点
钱。”

我的心针刺般疼了一
下。老板提起阿婆，满是崇
敬：“阿婆做的豆腐也是一绝，
我们整条街的酒店和街邻四
坊，全吃她做的豆腐，那卤水
点的，啧啧，别人比不来。”

“就是水分太多。”我脱口
而出。

“你这就外道了，那叫豆
包水。正是阿婆豆腐的精到
之处。”老板像是一个内行，

“那样吃起来才有味道。”

某日早上，喜欢捣鼓微
信公众号的王主任，又在单
位工作群里推出了一期微信
链接。不到一分钟，下面邬、
何、支、钟等几位科长便噼里
啪啦地跟上了一片鼓掌的表
情图，雨后春笋般地竖起了
一片大拇指，盛赞王主任推
送的微信内涵丰富、版式漂
亮，充分体现王主任运筹帷
幄的管理才能云云。

王主任听得心花怒放，
但心里却暗暗地骂道：“一群
马屁精！我几千字的微信不
到一分钟内读完了？”随后，
自己又忍不住点开链接，再
次欣赏一下这图文并茂的得
意之作。

这一点开后，王主任发
现推送的微信链接发错了，
内容居然是一些肉麻的情话
和不堪入目的照片。这下王
主任汗都出来了，细一想，这
是前几日晚上“二姨太”发给
他调情的微信链接。怎么一
时糊涂发到单位工作群里了
呢？赶紧撤回！可是时间已
经超过了两分钟，没法撤回
了！怎么办？这下脸往哪儿
搁？王主任颤抖着手，在屏
幕上打出“抱歉”两个字。突
然，王主任灵光一闪，赶紧撤
回了刚刚打出的“抱歉”两个
字，就地卧倒不再吭声。

又过了几分钟，行政科
小虞斗胆发了个“？”，可能他
点开链接看到了王主任发的
微信内容了。没一会，他又
补充道：“王主任这个微信可
真是与众不同啊。”

“你现在有空吗？我正

忙着准备明天的会议材料，
有空的话过来一起帮忙装
订。”行政科钟科长冒了一
句。

“哈，我也正忙手头的
事，否则也可一起来帮个
忙。”隔壁搞接待的支科长接
了一句。

“您刚刚不是有翻看王
主任微信并鼓掌献花了嘛，
现在这么忙啦？”不合时宜的
小虞又跟了一句。

支科长立马发了一个红
脸的表情，辩解道：“其实我
是看何科长在献花鼓掌，我
也跟着鼓掌献花而已。”

“我也是，我也是。我也
是看见邬科在鼓掌，我也跟
着鼓掌而已，内容还真没来
得及看。”设备科何科长急不
可耐地跳出来说明。“邬科鼓
掌赞赏的内容，难道还会有
差的吗？更何况那是王主任
发的微信，所以我在第一时
间跟上的。”邬科也是聪明
人，赶紧澄清：“看来都是我
的错。但是大家看看王主任
推送微信时间和我第一个鼓
掌献花的时间，只差几十秒，
我才是真的没时间看内容，
顺手点了个花送上。”隔着屏
幕，大家都能感觉到邬科的
委屈。

直到下班前，王主任那
头终于又发出一句话来：“早
上微信被盗，凡有借款转账
要求，切勿信以为真。”

原来这样。这回肯定是
王主任本人了。于是下面

“噼里啪啦”又跟上了一片鼓
掌的表情。

微型小说

鼓掌
○应红枫

“五种果蔬披毒皮，千万
不能带皮吃”“任何建议低盐
的人，都应该被送进监狱”，还
有：“隔夜饭菜致癌、茶致癌，
菇和茄子一起烧吃死人、西瓜
吃死人”等等，这些一开口就
得绝症或者索性“服毒自杀”
的骇人听闻事件，经常发生在
朋友圈和微信群里。仿佛人
类只剩下两种非死不可的选
择：要么吃死，要么饿死。

你可以不开车，可以不理
财，但一日三餐总躲不过吧？
所以，关于“吃死人的故事”最
容易流传开来。智能手机、不
受限的流量，使得谣言的扩
散、传播，几乎是无成本的举
手之劳。传播根本就未经证
实的小道消息，仿佛成为流量
的主要用途。

大多时光，我只在网络上
做个默默无闻的潜水员。但
只要一见谣言，就会产生正气
凛然的生理反应，一定浮出水
面，六亲不认，英勇辟谣。这

也许是做了一辈子新闻工作
的职业反应吧，因为真实是新
闻的生命。我有位做信访工
作的朋友，也称自己有类似

“职业病”——天天要面对不
少上访者偏激的一面之词，过
脑，分析，判断是非真伪，必须
的。

但是，在生活中，谣言常
像“千里马”，辟谣者像伯乐。
更多的时间只能任由“千里
马”了无羁绊地狂奔撒野，伯
乐人手稀缺啊。所以，甚至是
传了十几年早就被辟谣无数
回的谣言，还是会一而再地沉
渣泛起。这搅浑水的主儿真
的不少！

朋友圈、微信群、论坛、自
媒等，似乎更嗜好传播那些不
具有正能量，对当事人或其他
人造成巨大的、消极的、甚至
是破坏性影响的谣言。比如：
倒地的老人都是来碰瓷赚外
快的，救人的都会被带入阴沟
里溺亡，做好事的人都没有好

报，多管闲事一定惹来祸水等
负面传言。

而碰瓷桥段的祖师爷
——2006 年发生在南京的

“彭宇案”，后来被证实是这样
的：该案在审理期间就出现了
偏离事实真相的报道和舆情，
但办案单位却没有足够重视
并对此进行正确引导，对判决
之后可能出现的舆情也没有
充分的预计。使得误解、误读
越陷越深，至今仍然有不少人
坚信着彭宇只是因为施救而
被判赔偿的假象。

我只能很无助地说，以讹
传讹总比真相走得快一些，当
然真相一定会走得更久远。
但这之间的时间差真的是耗
不起，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假
象真的会损伤甚至泯灭人性
中那些善良美好的东西。

最可恶的是，那些做好人
反被诬陷，甚至是恩将仇报，
肆意把善与恶颠倒的谣传，像
病毒一样污染着人们的处世

态度。试想一下，如果人与人
之间相互怀疑、互不信任，甚
至相互伤害、背叛的传言，被
反复流传到让人信以为真，形
成好人无好报这样一种共识，
最终，一定是人人自危，人人
都去规避风险，只求自我保
护。一旦真的没人行善，路人
都对遇险者作壁上观，谁能受
益呢？

我觉得有必要来重温一
下从小就听过的《狼来了》：一
个放羊娃因为闲得发慌而无
事生非，向正在山下种田的农
夫们大声喊：“狼来了！救命
啊！”农夫们急忙扔下农活去
救他，却发现上当受骗了。而
这熊孩子居然一而再地用这
种方式作消遣。所以当有一
天狼真的来了时，再也没人愿
意相信他的话了。

这个枕边的寓言故事，是
民间口口相传下来的。故事
虽然简单，但富有教育意义，
教育孩子要诚实，不要撒谎。

故事已多次被印成图书，甚至
拍成动画片，继续伴随一代又
一代孩子成长。

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有不
少成人步着放羊娃的后尘
——那些造谣生事者，除了个
别用心险恶者，大多只是追求
一鸣惊人、想博取眼球效应的
无聊者。恰似故事中的放羊
娃，以消耗农夫的时间、体力、
情感和善心等资源，让别人毫
无必要地付出和受伤害，来达
到自己取乐的目的。这种自
以为不要成本的恶作剧，最终
付出的代价却是他的羊全都
被狼吃光了。属于典型的不
作就不会死！

而那些不加识别、质疑、
思辨就极其不负责地以讹传
讹者，只会成为放羊娃的脑残
粉，推波助澜地送他去死。只
有不传谣、不信谣，时刻对真
实保持敬畏，才是对瞎喊“狼
来了”最有效的终结，也是对
放羊娃最好的救赎。

杭黄高速铁路的中间站
藏在低丘缓山怀抱的富春山
居图里，那里的山很清，水会
跳舞，云躺在天空里会呼吸。
高铁从深山间呼啸而过的时
候，就像在画中添了一条银
河。我的阿婆不将其称为银
河，而叫它“奇怪的火车”。

阿婆是个典型的农村妇
女，把大半辈子都扎进她热爱
的土地里，即使在酷暑也执意
要去地里看看那几根可爱的番
薯藤。以前我不明白她为什么
要让自己活得这么辛苦，长大
了我才知道这跟“辛苦”二字并
无关系。对于70多年活在小
村庄的阿婆来说，那可能是她
唯一的乐趣。她很少出门，少

到她离开县城母亲就用“出远
门”来形容的地步。我第一次
说带她去杭州看看的时候，她
一边摆着双手一边摇头，拒绝
的姿态仿佛是我在为难她让她
做一件很艰难的事。

后来，当我带她坐上前往
杭州的高铁时才知道，“出远
门”对她来说确实是一件很艰
难的事。

“以前的火车站不长这
样。”她走得很慢，不仅是因为
年岁压着她的老腿，还因为崭
新的候车厅、聚集的人流、刷
脸即入的检票方式……她对
高铁站的一切感到新奇。我
看得出她很兴奋，期待着我前
几天劝她出门时描述的那些

“有松鼠的西湖”“压过白素贞
的雷峰塔”，然而这种兴奋中
还夹杂着一些紧张。

“我们坐这个？这是火车
吧？”阿婆穿了一件浅蓝色的
碎花衬衫，平时下地挖番薯的
时候她可舍不得穿这么漂亮
的衣裳。我帮她把座位前的
小桌摆好，她便立刻从自己包
里拿出水瓶放了上去，然后端
端正正地坐在位子上，手紧紧
捏着桌子的边缘。我告诉她
高铁很平稳。她笑着点了点
头，将双手移到了水杯上：“知
道知道，我电视上看到过的。”

高铁发车以后，阿婆就很
少把目光留在车厢内。随着车
体速度的加快，高铁已经从缓

山的怀抱中脱逃，奔跑着冲向
平坦的田野，跨过彩色的厂区
房，最后窗外的一切都从点连
成了线。阿婆不是一个话多的
老人，而我也没有那么会寻找
话题，我们只是安静地坐着。

“我早年坐过一次火车，那个
‘嘟嘟嘟’的。”她突然看向我，
包着创可贴的食指指向窗外，

“这个，太快了。”我问她是不是
绿皮火车，她摆了摆手，嘴里念
叨的全是“不记得，我不记得
了”“反正就是老火车”。

我想她明明清晰地记得
当年的火车站，为什么独独忘
记了最重要的火车？直到35
分钟车程结束，阿婆也没有与
我说太多老火车的事，只是下

车以后叮嘱我：“回去我们也
坐这个，挺奇怪的，怎么这么
快。”

2018年12月25日，杭黄
高铁桐庐站正式投入运营，桐
庐迎来了自己第一列“奇怪的
火车”。我不知道是否所有像
阿婆一样的老人，在第一次坐
高铁时都会感觉“奇怪”，因为
它与众不同的身体，因为它飞
驰前进的速度，又或者因为它
惊人的载客量。但是他们心
里一定都有这样一列“奇怪的
火车”——它曾经穿过漆皮的
外衣，吃过漫天黄沙，如今却
彻底改头换面，在中国地图上
画出条条银河，在世界地图上
创造多个高铁之最。

堂姐家的蛋鸡（芦花
鸡、绿壳蛋鸡）开始产蛋
了。原生态的养殖基地在
三江码头附近的一个山脚
下。山中草木茂盛、竹林悠
悠。基地配有加工车间，平
时的饲料大多都是五谷杂
粮碾轧拌和的，鸡群可以随
意在林间走动觅食，有些甚
至都越到了树上去看风景。

堂姐开始在微信朋友
圈里售蛋，本岛上，基本可
以送货上门。因为价实质
优，也慢慢积累了不少的人
气。我也帮着吆喝几声。
自然，有些朋友同事见了，
也会咨询一番。

稍有些对绿壳蛋的价
格表示贵了的，但要是你
了解了它生产的过程及所
含的营养价值，恐怕也会
认同“贵有贵的道理”。其
实吧，在猪肉价格扶摇直
上处于高位的当前，这蛋
价也真算是实惠的了，毕
竟，每天的劳力和养殖成
本还有不确定的因素明摆
在那里，上次“米娜”台风
水漫金山就损失了一大
笔。

散养型的鸡蛋、鸡肉品
质真是不错的。这当然不
能“黄婆卖瓜，自卖自夸”，
也不能只看一些图片下定
义，对我来说，那也是一种
不负责任的行为。我是吃
过的，白煮蛋、糖水蛋、荷包
蛋、糖醋蛋、炖蛋、蛋羹，我
变着花样吃了，感觉是可口
的，品质是值得信任的。也
有很多朋友可能会问，是完
全的本鸡蛋吗？我想说的，
如果现在农村里还能找出

一只一点饲料也不碰的鸡，
恐怕比找大熊猫还难。

我是不太擅于推销的，
多半是怕麻烦，怕让人误
会。这一次，我对售蛋这件
事还是比较上心的。我想，
真诚来自于品质，来自于经
过自己检验后的自信。我
带着刚从鸡窝里掏来的蛋，
向同事们推销起来。我说，
各位，平时家里吃蛋吗？现
在市场上蛋价如何？大家
的反应比较积极。于是，我
把堂姐家的鸡蛋摆上桌来，
简单地讲了养殖场的情况、
鸡蛋的价格，然后，我建议
大家在办公室用开水壶白
煮免费试吃。不过，我有言
在先，买不买，不强求，没有
压力。

我不会死缠着去追问
口感如何，营养价值如何
（这个需要一定时间的积
累），各人各自感受与权
衡。毕竟，鸡蛋是每个家庭
的日需品，特别是家有小孩
子的。有些家庭平时喜欢
做烘焙之类的，鸡蛋也是重
要的配料。

事实证明，同事们对这
鸡蛋的评判也是公正的，大
家纷纷给堂姐的生意加
码。虽说数量不多，但足见
情义了。我自有我的如意
算盘，先让同事的家人们试
吃，如果感觉好，以后就是
潜在的长期客户了。

我的这一次推销，也让
我在这条将来也许要走的
路上迈出了一小步，这一点
很重要。人总得学着慢慢
改变自己，以适应不可预见
的生活之路。

作为一名医生，对于手
机微信中的患者，我害怕收
到他们的信息，又怕长时间
没有他们的音讯。直至看到
他们更新的好消息，我那颗
悬着的心才会落地。

第一次见到老蔡和玉柱
是在五年前，一个异常闷热
的午后。那时的老蔡头发有
些灰白，健硕的肌肉在阳光
的照射下黝黑发亮，更衬得
身后的玉柱瘦小、孱弱。

因为玉柱得的是膀胱
癌，一种在青年男性中极少
发生的肿瘤。22岁，生活的
画卷刚刚徐徐展开，却已经
是第三次入院手术。所不同
的是前两次都是在县里，这
一次老蔡直接带玉柱来了省
城的肿瘤医院。

玉柱斯斯文文、害害羞
羞，老蔡则是大大咧咧、快人
快语。每天的晨间查房，问
得最多的就是老蔡。从他颠
三倒四的叙述中，我大致梳
理出了他们父子的故事。老
蔡和玉柱来自湖南的一个少
数民族自治县，风景秀美却
也贫穷闭塞。迫于生计，老
蔡和玉柱在装修队做油漆
工。我轻描淡写地说，“以后
接触化学品的事还是别干
了，找个轻松的活，哪怕挣得
少一点。”话一出口，我就后
悔了。他们父子俩文化不
高，又在人生地疏的省城，上
哪儿去找一份轻松的活呢？

周五上午，玉柱的最后一
项检查做好了。我看着报告
单，不禁皱起了眉头：CT显示
没有侵犯肌肉层，但肿瘤复发
急需手术是确定无疑的，问题
是全切还是部分切除？

“王医生，我儿子的病到
底怎么样，膀胱还能保住
吗？”老蔡看我一声不吭，不
禁着急起来。

“肿瘤是复发了，但也不
是非全切不可，这得由你们
自己定。”我把选择题交给了
老蔡。

“医生你帮着选吧，俺们
也不懂啊。”老蔡显得很无
助。

“我们是不能替病人做
决定的，只能从专业的角度
介绍情况。”我的回答标准简

短，甚至有些冷冰冰。然而，
在做了十多年医生、眼见过
几次纠纷后，任谁也免不了
会杯弓蛇影。

“那谢谢医生了，俺们回
去商量一下。”原本声如洪钟
的老蔡垂下了头，长长地叹
了口气，缓步走出了诊室。

老蔡走后，我独自一人
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坐了许
久。因为我清楚，全膀胱并
不只是老蔡说的把膀胱整个
拿掉，而是要将膀胱、前列腺
和精囊一并切除。这就意味
着病人不仅从此失去了性功
能，还要终身挂一个尿袋在
身上。这让干净明朗、还未
婚未育的玉柱，如何能够接
受？

接下来的几天，我时常
看见老蔡在走廊尽头不断地
徘徊，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着
烟。我劝阻了几次，当着我
的面，老蔡恋恋不舍地把烟
头掐灭，是5元一包的“白沙”
牌。

护士碧岚告诉我，老蔡
已经两天没合眼了。“这样下
去，我看玉柱没事，老蔡倒要
病了，这十多天都是他一个
人陪的床。”碧岚的话让我想
起，玉柱的母亲似乎从没有
出现过，一直以来都是他们
父子俩相依为命。

面对走廊尽头憔悴不堪
的老蔡，我的心头有些酸楚，
走过去轻轻拍了拍他的肩头
说：“只要有可能还是要尽力
保住膀胱，放疗虽然费钱，但
生活质量有保障，何况全切
也不能保证不复发啊！既然
只是风险的大小，无论如何
都要拼一拼。”老蔡抬起头，
有些错愕地望着我，不住地
说：“谢谢王医生，我们听你
的，听你的……”

一周后，玉柱的手术顺
利完成，可以出院了。临走
的那天，父子俩特地来向我
告别，而我正赶着要去手术，
仓促间只留下了手机号码。

我希望老蔡和玉柱永远
都不要拨通那个电话，因为
没有电话就意味着岁月静
好、安然无恙。或许，对于每
一位出院的肿瘤患者而言，
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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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火车
○徐安宁

百姓故事

帮堂姐售蛋
○姚崎锋

凡人凡事

豆腐阿婆
○郑玉超

直击真相

乱喊狼来了，小心被狼吃掉
○王珍


